
第 二 章

广州方面第二次派人来找冯子材，已是半年以后的事了。

提前三天，钦州的陈知州就坐着州衙的四人大轿，摇摇晃晃地来到白水塘，到冯府谒见冯

子材，告知湘军宿将、以兵部尚书衔钦差会筹广东防务的彭玉麟彭刚直大人将亲临探视，并指

挥衙役在村口搭起一个似模似样的接官亭。到了那天，冯府上下粉涮收拾一新，在钦州的萃军

旧部中有职衔的人，都找出旧日的翎顶官服穿戴起来，一早便齐集冯府，簇拥着同样衣冠整齐、

翎顶辉煌的冯子材，到接官亭里恭候。待到朝阳东升，天地晴朗时，从钦州开出一队队手执金

瓜铁钺的步骑仪仗，络绎不绝地排到接官亭前，接着才是一乘八抬大轿，在差役鸣锣开道的吆

喝声中，缓缓地向接官亭走来。轿子在接官亭前停下，两个戈什哈赶紧上前掀起轿帘，里面走

出一个身穿一品官服的年老官员，这就是钦差大臣彭玉麟。彭玉麟字刚直，湖南衡阳人，早年

投入湘军，积功授兵部尚书衔。本来已告病回籍静养，北宁战败后，清政府为加强广东防务，

给他以钦差大臣名义，与新授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会筹广东防务。

一见彭玉麟走出轿子，冯子材马上迎上前去作礼，并亲切地招呼：“刚翁，久仰，久仰，

大驾光临，实令蓬筚增辉呀！”

彭玉麟同样高兴地还礼：“萃翁，大名如雷灌耳，仰慕二十余年，今日始能当面瞻仰，真

乃三生有幸！”

当年冯子材驻守镇江时，彭玉麟恰好在长江一带统领水师，两人虽是水陆异途，却只相隔

咫尺，动静互闻，只是囿于职守，一直无缘相见。以后，彭玉麟先是节制长江水师，后又回衡

阳原籍守制，冯子材则移镇广西，两人更无从见面了。这次，彭玉麟屈尊来访，怎不叫冯子材

高兴呢？

等到见面寒暄，设宴接风等例行礼仪既毕，冯子材便把彭玉麟请进内书房，屏退从人后，

才郑重地对彭玉麟说：“刚翁这次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赐教？”

彭玉麟已收起一脸笑容，面露悲愤之色，长叹了一声：“还不是为的是法寇猖獗……”

“法寇如何猖獗？”冯子材急着问。

自从香锦安来踏看宅基风水时提及法军大败援越桂军，扰及西南边陲的消息后，冯子材本

来静如死水的心境又重起波涛。军人保国安民的天职，使他再也不能安心乡间的退隐生活，曾

千方百计向人打探战事，但毕竟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除了听到一些皮毛的消息外，对于清

政府的上层决策根本不了解，对于法军日后的动静更是毫无所知，心里十分憋闷。

六月间，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曾给冯子材来过一封信，就请他率军攻袭法国占踞的越南

广安、海防一事征询他的意见：

启者，法人弃信背盟，逞兵要挟，索款甚钷，数至千万有奇；美国排解居间，悍

然罔听。然已夺踞基隆炮台，近又纠其兵船，麇聚闽海。粤为闽邻，防务日亟，万一

始终决裂，战局纷纭，必须有后路攻袭之师，庶几敌人有所顾忌，不敢尽起陆兵肆扰

各口。



钦州民团自得宏才指麾，谅已日形精整。鄙意拟请阁下速将团练密加部勒，营哨

官分别派定，一遇事机紧迫，即将精健练勇酌带二三营，配给军火，取径疾趋，袭彼

广安、海防，广张声势，多设疑兵，以为牵制之计。惟钦州练丁是否善战？军械能否

御敌？至少约须几营？道路共有几程？或宜沿海或宜踰山？转运是否无阻？就地能否

图粮？后路消息能否不致隔绝？彼处居民能否结为内应？广安、海防敌人陆兵几营？

炮船几艘？均望切实筹度，绘画简明地图，飞速见示。能行，则大可建此奇功。

阁下威略老成，熟习沿边地理，专赖良谋，无任翘切！

这时，冯子材已得知张树声、徐延旭等人均受到朝廷惩处，自己重新出山已没有后顾之忧，

顾虑尽去。接函后，与都启模等旧属商议一番后，复函张之洞，慷慨请缨出战：

查该法夷自上年到越以来，于今两载，并未受过大创，所以恣意要挟，无所瞻顾。

为今之计，与其暗袭牵制，侥幸于目前，何如挞伐大张，以杜欲壑于日后？查两粤兵

勇自来素称得力，即子材向年三次督办越南军务，亦皆借以成功。盖粤勇之于越南，

不独服其水土烟瘴，且又人情风尚无不熟识。因地用人，古之明训。所幸子材所患之

疾已愈八九，如蒙我大公祖垂爱，任以军旅之事，即请奏明，将现在关外尚未遣散之

粤勇一并调至谅山、海阳交界之宣安州，并由子材就近募勇，连关外粤军共足一万五

千人，均交子材统带调遣，应胥粮饷概照楚军章程给发，所有广安、海阳两夷省均请

大公祖责成子材以克复之。

但复函寄出后，却没有回音，老于军事的冯子材深知，出现这种情况无非是由于两种原因：

一是形势好转，不再需要他这个退职将官出山作战了。二是形势严重恶化，过去的作战部署已

不适用，需要另外筹划大的行动，因而张之洞未能答复。现在听说彭玉麟来访，他知道这并不

是一般的探访叙旧，定与自己请缨出战一事有关，所以，就急着探问战况。

彭玉麟听到冯子材的问话，心情沉重地回答：“说来话长……”

法军在北宁大败援越桂军后，派出海军中校福禄诺代表法国政府，与清政府的全权代表、

北洋大臣李鸿章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然而，和约墨迹未干，法军就无理进逼驻守越南观

音桥的援越桂军，挑起事端，遭到援越桂军的迎头痛击，大败而归。法军恼羞成怒，悍然撕毁

和约，凭借其海军优势，派出孤拔舰队侵扰我东南沿海，威胁清政府赔偿巨款。在遭到清政府

的坚决拒绝后，法军舰队肆无忌惮地袭击和强占基隆，炮轰马尾造船厂，歼灭中国的福建舰队，

并企图北扰直隶，胁及京师…．

听到这里，冯子材忍不住怒火中烧，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一对拳头紧捏得青筋毕露，猛地

捶在桌子上，大声说：“法寇小丑，敢于如此横行，贪得无厌，不予惩创，怎能警戒异类而大

振国威？”

彭玉麟在一旁也唏嘘不已。

激愤之余，冯子材又问：“朝廷有何对策？”

“我和张香帅看到法寇猖獗，而又深知我海军新近练成，尚非法舰对手，因而联衔上了个



折子，建议朝廷扬长避短，攻其必救。即在海上采取守势，却出动陆师攻打侵越法军，牵制其

主力，使其不能全力攻扰我海疆！”

冯子材边听边点头：“扬长避短，攻其必救，这个计策不错，只不知朝廷如何处置？”

“当今皇上、皇太后圣明，阅折后马上纳奏，降旨命粤、桂、滇三省出兵入越攻剿。云南

一路由岑云阶制军亲率滇军一百余营数万人出宣光，趋山西；广西一路由潘琴轩中丞率桂军八

十营数万人，出谅山，取北宁；广东一路则出军直取广安、海防。然后三省合力，会师河内，

尽逐北圻法军。”

这次，冯子材静静听着，却又不时微微地摇头，似乎不甚赞赏。但等彭玉麟的话音一停，

他却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广东军队由谁统率？”

彭玉麟双眉皱蹙：“本来，张振轩前督和我都可以带兵前往，奈何法军又扬言要攻扰海南

和广州，全省四处戒严，分兵防守，张香帅、张前督和我都无法分身，其余各将又都是偏裨之

才，难以独当一面，所以正为此烦恼呢。”

冯子材心中一动，两眼紧盯彭玉麟，欲言又止：“这个……”

冯子材的神态被彭玉麟看在眼里，他愁闷的心情慢慢开朗，脸上掠过一丝笑容：“萃翁回

家养疾年余，不知贵体可否痊愈？”

冯子材灵活地伸展一下手脚说：“托福，已经好利落了。”

彭玉麟高兴地说：“痊愈了就好！”说完，他满怀希望单刀直入地问：“萃翁能否出山，相

助香帅和老夫一臂之力？”

冯子材面色肃然，大义凛然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蒙垂爱，任子材以军旅之事，

敢不效命！”

听罢冯子材的这番话，彭玉麟激动地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走到冯子材面前，深深地鞠躬道：

“萃翁能为国出力，老夫和香帅谢过了！”

冯子材连忙还礼道：“刚翁和香帅公忠体国，造福庶民，子材正要感谢呢！”

两人坐回座位后，彭玉麟问冯子材：“香帅和老夫欲烦萃翁率军进取广安、海阳，不知能

成行否？”

冯子材答道：“出征杀敌，自当朝令而夕行，奈何我有肺腑之言，欲斗胆直言，还望刚翁

恕罪。”

彭玉麟有点诧异了：“萃翁有何高见，还望不吝赐教。”

“三省出兵入越攻法，本是扬长避短，攻敌必救的上策，只恐各自为战，兵分力单，非唯

未能破敌，犹恐为敌各个击破，徒损精锐，适得其反。”

彭玉麟闻言不觉一惊，连忙趋近问道：“萃翁此话怎讲？”

冯子材说：“就以所筹粤军进取广安、海防一路为例说吧，此路征程遥远，皆是沿海而行，

法军兵船可从海上节节击我，我却无得力铁舰以护陆师，只有束手受敌，自取败亡，而无补于

大局！”



彭玉麟暗自一惊：“萃翁有何高见？”

冯子材比画着说：“滇、粤二军所向，都是法虏的偏锋，胜之不足以撼敌，不胜则大损国

威。唯独桂军出北宁，取河内，乃法虏心腹要害，决战之地。不如迅速聚合三省雄兵，齐趋北

宁一路，高屋建瓴，泰山压卵，一战而告成功呢？”

彭玉麟听完，蹙额沉思了一下，突然眉开眼笑地说：“萃翁高见，令老夫茅塞顿开，回去

之后，一定与张香帅赶紧奏明朝廷，照此办理！”停了一下，他又问冯子材：“如果粤省出兵援

桂，萃翁能否挂帅遄征。”

冯子材豪迈地答道：“如有任用，敢不从命！”

彭玉麟说：“这样就好！我来时已与张香帅商定，如萃翁愿意挂帅出征，即请就地招募军

兵，由省里筹拨粮饷军械应用，迅速成军，早日拔队启程。只不知萃翁能带多少人马？”

冯子材胸有成竹地答道：“我在镇江时已带兵万余，任广西提督时，三次应邀入越援剿，

每次都带兵万余。这次出征法虏，与寻常征战不同，至少亦得三十营一万五千人才行！”

彭玉麟微微皱起眉头：“这个……可能多了点吧。省里现时四处备战，粮饷军械需用甚钜，

一时间哪里能筹到如此数量……”

冯子材不高兴了，脸色沉了下来：“刚翁是否认为老朽不能带兵了？”

彭玉麟为难地眨巴着眼睛，过了一会，才像最后下决心一样说：“这样吧，你先动手招募

二十营一万人，其余数目，容我与张香帅商议后再作定夺如何？”

冯子材点头说：“也好，但不知要几天成军？”

彭玉麟说：“军情紧急，当然是越快越好！”

送走彭玉麟，冯子材马上被守候在客厅的一批旧部属包围了，他们是相貌相似、都长得黄

黑瘦削精干的副将冯兆金、参将冯兆玉兄弟俩；黄寡脸皮的参将梁振基；矮胖壮实，红通通的

脸膛上长着一颗硕大红艳酒糟鼻的游击杨瑞山；沉默寡言的都司麦凤标；还有都司刘积瑶、守

备冯骅、刘汝奇、陈之瑞；干总陶烈武、陈荣坤；把总黄万成、梁有才等；而文弱书生模样的

都启模等人因挤不过这些武人，只好远远地站在一边等待。众人都迫不及待地七嘴八舌向冯子

材打听与彭玉麟会晤的情况。冯子材乐呵呵地看这一张张熟悉的脸孔，心里不觉一阵阵发热，

他深深了解这些老部下的脾性，一听说有仗打就手痒。其实，自从法寇猖獗的消息传开后，这

些跟着冯子材一起辞官回乡的钦州籍同乡，没少从四乡赶来冯府打探军情，慷慨请战，有的还

带着刚刚长成的子侄亲属前来，要求投军去打法寇。受到这些旧部属效命国家的热情的感染，

冯子材毫无保留地把与彭玉麟谈话的内容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听说冯子材要挂帅出征打法寇，

他们都争先恐后地要求跟随前去杀敌立功。冯子材高兴地说：“这当然少不了你们的份！”

“阿爸，还有我们兄弟俩呢！”两个青年人一边大叫，一边挤着人群，想挤到冯子材面前

来。这两人相貌长得与冯子材相似，但身材更加高大壮实，脸上洋溢着青年人特有的朝气。人

们认出年纪较大那个是冯子材的第三个儿子、同知衔冯相荣，年纪较轻的那个是冯子材的第五

个儿子、同知衔冯相华。



“你们兄弟俩也一起去！”冯子材满怀喜悦地望着这两个儿子。他年轻时家境贫寒，为人

保镖挣来的钱仅够糊口和赡养老人，却无力娶妻。只是在投军以后，随着官职的擢升，俸禄渐

丰，才在四十余岁时娶妻纳妾，先后生了九个儿子，三个女儿。其中大儿子冯相猷是个读书人，

考得个州学附生。二儿子冯相贤身体多病，年纪轻轻就夭折了。只有这个三子和五子从小就身

体壮实，不爱读书，只喜舞刀弄棒。哥俩年岁仅相差一年，个头长得差不多，脾气也很相投。

冯子材特别喜爱这两个儿子，从小就带在身边，让他们跟在军营磨练，以便日后长成将材，继

承父业。光绪五年(1879 年)，冯子材应邀入越剿捕叛将李扬才，在攻打水岩时，官兵伤损过

重，咸怀退志。冯子材就命令年仅十三四岁的小哥俩手持令箭到前敌督战，众将士见状，遂鼓

勇而战，一举攻克敌寨。事后，两人都因功被保同知衔并赏戴花翎。这段时间来，他俩一直摩

拳擦掌，跃跃欲试，也不知缠着冯子材说过多少次要打法寇的事。这时，看到众叔伯都争着要

随父亲出征，他们也不甘人后，所以挤进来大叫大嚷。而冯子材早就盘算着要带兄弟俩出征，

一是为国出力，二是自己年纪已大，身边也需要有亲人照料，所以就满口答应了。

看到大家稍为安静下来，冯子材又说：“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办事，大家立刻回乡树旗招募

营勇，招得一百人即委为哨长，招得五百人即委为管带，招得三四营人即委为督带，限十日成

军，带来钦州城集结。”

众人吹呼雀跃：“遵命！”

看到众人胸有成竹的样子，冯子材叮咛了一句：“别忘了遴选那些官卑职小、年富力强的

人充任营哨官弁。”这是萃军挑选将弁的一个重要原则，因为冯子材认为：官卑职小的人升官

心切，非舍命杀敌无以超尘出众；年富力强的人心雄胆壮，勇往直前，不甘落后。萃军每战克

敌，常操胜券，得力于这条原则不少。

冯兆金、冯兆玉兄弟俩家住钦州城外的大寺圩，他们行动快，当晚回到家中，就叫人在圩

头空地上搭造募兵平台，树起萃军大旗，并赶写简单告示：“国家有难，应募者速来！”在圩中

住家的墙壁树木四处张贴。同时，连夜派人通知熟识的兄弟子侄、亲朋好友、旧日部属，鼓动

他们前来应募投军。

第二天一早，冯兆金就穿上副将的武职二品官服，戴上红宝石翎顶；冯兆玉穿上参将的武

职三品官服，戴上亮蓝水晶顶子，兄弟俩风光十足地坐在平台上，等待着来人应募。平台前面

的空地上摆着几张桌椅，上面放着笔墨名册，由几个书手在那里登记入册。

这天恰好是圩日，四乡八邻的农民来赶圩，看到这个阵势，听说是冯子材冯提督募兵打法

寇，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冯子材当时是钦州地方当官当得最大的人，而且官声又好，在

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在一般农人心目中，被视同为神人，所以都挤来看征兵情况。

而冯家兄弟的兄弟子侄、亲戚朋友、旧日部属早有准备，一来到就抢着报名，惹得一些看热闹

的小伙子也跟着去报名，几百人争先恐后，累得几个书手应接不暇。

一个粗壮小伙子，在报名应募后，并不急着离去，而是围着平台磨磨蹭蹭，一副欲言又止

的样子。冯兆金感到奇怪，就把他叫住，问他有什么话要说。这个小伙子显然是个不善言辞的



人，但又受着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于是涨红了脸，憋足了劲，才结结巴巴地问道：“大人，听

家中老人传说，冯大帅用兵如神，当初在廉州府，只用一百人就打败刘八的上千人，有没有这

回事呀！”

冯兆金点点头说：“对，有这事。当初我就是和冯大帅一起打刘八的！”

他们的一问一答，吸引住许多赶圩的人，人们都挤过来，把平台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个水泄

不通。那个提问的小伙子激动地叫起来：“冯大帅用兵如神，这次我跟他去打法鬼，也打几个

胜仗，弄个官当当！”他的这几句话，惹得旁人哄堂大笑。

杨瑞山生性嗜酒，又好打仗。听到冯子材叫他募兵随同出征广西关外去打法鬼，心里十分

高兴，当天便赖在冯府讨了一顿酒喝，并留宿一夜。第二天才摇摇晃晃地回到老家防城街，召

来一些旧部和亲友，商议招兵买马的事情，谈得高兴，又弄来酒菜喝了一顿。这样，等到第三

天，他才穿戴起游击的三品武职官服，搭台树旗招兵。杨瑞山也算是防城街的名人，听到他要

招兵打法鬼，许多人都围来观看。防城只设一个巡检司，属下的东兴街与越南芒街接壤，黑旗

军首领刘永福在越南抗法，也不时派人回东兴、防城招兵，因此防城一带的人对法寇在越南的

横行霸道的事情听得很多，也知道黑旗军抗法的许多传说故事，所以杨瑞山要招兵打法鬼，许

多年青人都踊跃报名。只是有几个前几天曾到大寺圩赶圩的年青人，诧异地望着杨瑞山头上的

亮蓝顶子，凑在一旁窃窃私语，末了，他们推出一个胆大的小伙子，走近杨瑞山身边，怯生生

地说：“大人，你是不是和大寺圩的冯大人一起跟冯大帅在廉州府投军的？”

杨瑞山笑眯眯地回答：“是呀！这都过去二十多年了，还提它干吗？”

“为什么冯大人戴的是个红顶子，你戴的却是个蓝顶子呢？”小伙子指着杨瑞山的头顶问。

杨瑞山听到这问话，伸手摘下自己的顶戴，拿在手上端详了一下，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皮

说：“我原来戴的也是红顶子，只是一次没能遵守冯大帅的军令，而被降了下来……”

杨瑞山是冯子材麾下的爱将，打仗十分骁勇，曾被冯子材保举到从二品的副将官职，戴上

了红顶子，当时上司曾暗示冯子材不要让杨瑞山升得这样快，冯子材不肯，回答说：“他有功，

哪能不升？”

冯子材移镇广西时，杨瑞山随同前往。当时广西军队的纪律很差，旧军队的各种弊病表现

得很突出，冯子材决心好好整顿一下，但考虑到积习太深，仅惩罚桂军旧将，可能难以服众，

遂决定在自己人中开刀，以示公正。一次，冯子材带兵追剿，因对方拟从广安走东兴，逃窜海

上，于是飞檄杨瑞山，限三日夜率部驰至芒街截击，误时者治以军法。杨瑞山遵命率队前往，

中途遇着大雨，道路泥泞难行，军士苦求不要连夜行军，杨瑞山因军情紧急，没有答应。但雨

越下越大，道路冲塌，无法行走，只得停留了一夜。等赶到芒街后，已误期一天，杨瑞山知道

冯子材军纪严明，此事绝不会轻易放过，在战事结束，就自动赶赴提督辕门请罪。冯子材正要

借题发挥，于是雷霆震怒，一定要将杨瑞山按军法从事，经众将苦苦求情，要求看在杨瑞山过

去所立军功份上，给予减免。冯子材拗不过众人，只得将杨瑞山改处降官三级，重杖示众。处

理了杨瑞山后，冯子材再处理其他将弁就比较容易了，桂军军纪才得到整顿。后来，杨瑞山因



功又升一级，才由都司升为游击…．

听到杨瑞山讲完这一切，众人都吃了一惊：“冯大帅治军这样严，在他手下要谋个一官半

职也真不容易。”

杨瑞山却不以为然地说：“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要不是冯大帅严于治军，萃军也不

会打这样多的胜仗！”

众人点头：“对，对！”

梁振基是小董镇人，他的招兵方法不像冯兆金、杨瑞山那样威风张扬，却显得更有实效：

他把冯子材发给每个应募士兵的安家费三两六钱银子，分别用小布袋包好，像小山一样堆在登

记名册的桌子的旁边，并在写着“国家有难，应募者速来”的告示下面加了一行字：“月饷四

两二钱”。当时，一两银子可以买一担白米，在许多靠种两亩薄田或帮人佃工为生的穷苦农民

看来，这已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了，因而有些青年人本来并不准备应募的，看到别人兴高采烈地

拿到了安家银子，心里怦然而动，情不自禁地就去报名应募，领取安家银子。一时间，小董镇

各处都传说着：“当冯大帅的兵，饷银十足！”

梁振基身穿便服，一会儿在登记处看看，一会儿到人堆里听听各种议论，他生性沉默寡言，

不好说话，但内心智虑精详，头脑灵活。看到桌上的饷银渐渐少下去，他知道招募顺利，心里

也很高兴。望着一个个心满意足而去的青年人，他感慨地心想：“冯军门带兵就有这点好，不

克扣士兵的军饷。”

望着那一包包装满饷银的小布袋和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应募青年，梁振基不由得对未来的战

事充满了信心。

当诸将忙着招兵买马的时候，冯子材也没有闲着。他一面与钦州的陈知州在钦州城内为未

来的新军赶号营房，制作军装，清理校场，准备训练场所，一面出资雇请铁匠打造上千柄坚韧

锋利的钢刀，取名清光刀，以备日后与敌肉搏之用。还利用钦州有制作陶器的传统工艺，叫人

将萃军原来用布包炸药的炸药包，改为用陶瓶作外壳，内装火药，瓶嘴连接用纱纸制成的火绳，

瓶耳可以系绳，便于携带，威力较大的先锋煲，作战时用来投掷炸伤敌人。同时又不断地去函

去人，向广州催饷催械，指调文员前来听候调遣。两广总督张之洞不但很快拨银五万两给萃军

作招募费用，还拨发抬枪五百杆、士乃打枪一千杆、大稳枪二千杆，劈山炮及后膛洋炮数尊，

连响洋枪约百件给萃军，并派委署理廉州府知府黄杰前来作萃军营务处。又通知，派广西右江

镇总兵王孝祺率勤军八营四千人，赶赴广西关外，与萃军合作一路，听从冯子材的节制调遣。

在忙忙碌碌中，十天很快就过去了，到了第十一天，翎顶补服辉煌的冯子材！在黄知府、

陈知州、都启模等一干文员的簇拥下，一早就来到钦州校场的阅兵台。台下黑压压地站满了新

募的九千士兵，冯兆金、杨瑞山、梁振基、麦凤标等一干官员，都各穿官服，骑着高头大马，

威风凛凛地站在各自部属的前头，听候冯子材的训示。

这天是个万里无云的艳阳天，灿烂的阳光把偌大的校场照射得一片光亮。看看时辰已到，

只听得一连声惊天动地的礼炮鸣响，原来闹嚷嚷的士兵安静下来。冯子材缓缓地走到台前，满



意地看着台下朝气蓬勃的兵将，大声说：“法寇小丑，屡次欺我大清，袭我水师，占我基隆，

还欲扰我广州、北海，胁及我钦州。朝廷飞书羽檄，要我钦人为国出力。我虽老迈，但报国之

志不减当年，愿与诸君同仇“敌忾，前往广西关外杀敌，不打败法寇，誓不回还！”

听完这番铿锵有力的说辞，台下众兵将一阵欢呼。

接着，冯子材又宣布了萃军军纪：“各营军兵，露营住宿，禁入民村，禁住民房。全体官

兵，严禁夜出，白日入街，须持手令，如违令者，军法不赦，一律严处，斩首示众。拦路抢劫

者斩，强奸妇女者斩，偷牛偷猪者斩，拐带人口者斩。”

这些口吻严厉的训辞，听得一些新兵心儿乱跳，脸色发白，连连咋舌不已，他们深深感到，

当好萃军兵士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后，冯子材宣布了全军的编制：全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中军由冯子材亲自指挥，下

辖左右两营，同知冯相荣管带中军左营，同知冯相华管带中军右营。各军辖中前左右四营，副

将冯兆金为右军督带兼统中营，守备冯骅管带右军左营，千总陶烈武管带右军右营，守备陈之

瑞管带右军前营。参将梁振基为左军督带兼统中营，把总黄万桂管带左军左营，守备黄秀玲管

带左军右营，守备陈仕任管带左军前营。游击杨瑞山为前军督带兼统中营，都司刘积瑶管带前

军左营，知县刘汝奇管带前军右营，千总陈江志管带前军前营。都司麦凤标为后军督带兼统中

营，都司冯绍珠管带后军右营，把总梁有才管带后军左营，千总陈荣坤管带后军前营。

招募士兵只花了十天的时间，而要将这些新募士兵集结整编，加以初步的军事训练，却费

去了冯子材的不少时间。这些投军青年虽然报国的热情高涨，不少人还学了点拳脚功夫，但却

没有丝毫的军事经验，冯子材及众将官们只得手把手地从头教起，从如何列队、出队、收队、

站岗、值勤、使用武器，到听从长官命令、配合作战等。在训练过程中，冯子材还注意挑选奋

勇，将士兵中能够伏地蛇行、矫捷如龙的作为上选，能一跃越过八尺宽壕沟的作为次选，对他

们加以特别的训练。除了要求他们善使青光刀、先锋煲外，个个枪法要好，每靶五枪全中，能

在百步远的地方射穿茶碗；还规定他们每天要跑步，吃苦耐劳，增强体质，将来可作杀敌的主

力使用。

对于那些第一次被委为营哨官的将弁，冯子材也以身作则，教导他们如何带兵打仗：每次

拔队启程之前，营哨官都要派人预先打前站熬粥煮饭，以待后来的大队士兵得以打尖充饥，也

使沿途买卖减少纠纷。每天宿营时，要先经管带踏勘地势，规定营帐距离，然后各哨官督促本

哨士兵，依照划出地方，一面向外挖掘水沟，一面向内修筑土墙，撑搭帐篷，然后造饭住宿。

翌日五更饭饱，拆收帐篷，列队点名起程……

经过这样的初步训练，这支新募成军的部队，才成为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由于军情紧急，各方面催促得很紧，因而，冯子材只将新军草草训练一番，就准备开拔了。

这天一早，冯子材率领合家上下，在祖宗灵前举行了辞祖式。

冯家原籍广东南海县，世代以航运为业，到曾祖时，因大水冲没原籍故居，祖父遂奉曾祖

母迁居于钦州东门外的沙尾村。到了冯子材出生时，家里仍靠泛舟贩盐度日，家道已日渐衰落。



冯子材四岁丧母，十岁丧父，时已无力营葬，只能以薄棺掩埋，直到冯子材发迹后，才能正式

营葬。因为冯子材积有勋劳，朝廷循例诰封三代先人：曾祖冯遂云、祖父冯广运、父亲冯文贵

为振威将军；曾祖母潘氐、祖母黎氏及母亲黄氏为一品夫人。冯子材衣锦荣归后，请人为三代

先人绘画了衣冠像。新宅落成后，又将一间厅堂用来供奉祖宗三代的衣冠像和灵位。现在，灵

前的古铜鼎彝等祭器已擦拭干净，香烛辉煌，烟火缭绕，供奉的猪头三牲还散发着微微的热气。

浑身戎装打扮的冯子材，领着夫人王氏，侧室农氏、黄氏，长子冯相猷，长媳蔡氏，三子

冯相荣，媳余氏，四女冯金玉，五子冯相华，媳杨氏及年纪还小的六子冯相钊、七子冯相锴、

十一子冯相焜、十二女冯鸿玉、十三子冯相棨、十四子冯相标、十五女冯白玉，以及长孙冯承

祥，分班排列在灵前。在静默中，冯子材深情地望着先人的衣冠像和灵位，心里感触万分：自

己几十年来各处奔波，在家日少，以致先人的尸骸灵位也未得好好安顿，只是这年余辞官归里，

才算让先人灵寝有了好去处，如果法寇攻来，不单活人遭殃，祖先灵位也不得安宁，想到这里，

不禁心头微酸，泪水几乎涌出眼眶。他强忍激动，拿起一把香烛，虔诚地点燃后，恭恭敬敬地

插在灵前的香炉上。接着从身上掏出由都启模等幕僚拟就的辞祖文，语调庄严，一字一顿地慢

慢念起来：

“列祖列宗在上，法人犯顺，扰我海疆，侵及边关，生灵涂炭，凡我民人，无不共愤!四

世裔孙子材、五世裔孙相荣、相华，忝列军职，效命王事，羽书飞檄，急如星火，支大厦于既

倾，守土有责；救万民于倒悬．死而后已！唯一出家门，即乏供奉，公而忘私，自古难全，特

告罪于列祖列宗灵前。伏祈祖宗神灵佑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歼渠擒夷，壮我河山……”

诵读既毕，冯子材领着家人在灵前深深跪拜叩头。

回到前进正厅，冯子材唤来夫人王氏，语气沉重地嘱咐道：“此次转战边关，居无定所，

不似在柳州提署时，你就不要随同前去了，好好在家照看儿孙吧！”

王氏夫人出生于将门，父兄都是武官，受到家庭熏陶，自幼就颇具胆略。冯子材任广西提

督时，因原配夫人病殁，遂继娶王氏夫人。多年来．王氏夫人都跟着冯子材住在柳州的提督衙

门，侍奉丈夫，训育儿女。这次，冯子材不让她随军前往，她就预感军情险恶，吉凶难卜，于

是含泪对冯子材说：“夫君此去千万保重，妾身日夕倚门盼望凯音！”

冯子材又唤过大儿子冯相猷说：“冯家从未出过读书人，你学业初成，还要努力上进，以

光大门楣！”和父亲及两个弟弟相比，冯相猷显得文弱腼腆，他一迭声地应道：“孩儿遵命！”

冯子材抬头望望新宅粗大的屋梁，还散发出桐油香气的雕刻门窗，以及挤满堂下的家人，

心里感到阵阵温馨：从一个穷苦的光棍汉到组成这样大的家庭是多么不易呀！想到这里，他面

向全家，提高声调说：“法寇船坚炮利，猖獗已极，肆逞凶暴，屡败我军。此去广西边关，不

灭法寇，誓不生还，唯有以死报国!万一军有不利，法寇长驱直入，百粤非复我有，你等一闻

凶耗，即宜急迁江南躲避，永为中国民人！千万不能恋家不去，腆颜事敌，为外夷奴使，有玷

我冯氏门楣！”

冯子材的话未说完，王氏夫人及一应女眷，已忍不住失声痛哭，只有冯相猷强忍眼泪答道：



“孩儿晓得！”

吩咐家事已毕，冯子材带同冯相荣、冯相华出到门外，跨上早已备好的战马，飞快地向钦

州城奔驰而去，在那里，萃军的先头部队五千人早已整装待发，只等冯子材的命令了。


